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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對前最後檢查完成
校對程序1完成
《撫心自問》續集：
你自己判斷吧！

Fornuft 理性

Forstandig 理智

His life expressed 他的生命展示出

序
世人喜歡被騙，我很清楚，我太清楚了。所以，我出版這本書，本來應該有點顧忌。為甚麼我沒有顧忌？因為我不是對世人說話。我只是對那單一個個別的人（den Enkelte / the single individual）說話，對每一個個別的人說話。我對每一個人說話時，都把他當作是單一個個別的人。如果神容許，但願人人都讀這本書，但願每一個人都作為單一個個別的人來讀這本書。

我寫這本書的時候，關上門，自己寫。如果每一個個別的讀者都像我那樣，關上門，向自己讀這本書，他就會完全明白：我真的不是想冒犯他，也不是想在別人面前說他。我只是想著自己而已。如果他讀這本書的時候，明白自己是單一個個別的人，那麼他就絕對不會想起其他人，而只會想起自己。這樣，我就不用怕他因為我的話而生氣了。

做單一個個別的人是甚麼意思？決意要做單一個個別的人是甚麼意思？那就是要有良心、決意要有良心。一個有良心的人，聽見別人把真相告訴他，又怎會生氣呢？別人不告訴他真相，他才會生氣。你自己說說：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人除了有理性之外還有良心，所以對他說出事情的真正情況，那麼我們是不是在侮辱他？相反，如果我們自以為聰明，當別人是小孩，認為他們不能夠忍受真相，或者當別人是蠢材，以為拍拍馬屁就可以使他們相信任何話，我相信這才是在侮辱人。我相信，隱藏真相、欺騙別人，就等於在侮辱人。如果一個人被這樣對待、被蒙蔽了還感覺良好，那麼他就真正狠狠被侮辱了。

我親愛的讀者，讀這本書時，請你盡可能讀出聲音來。如果你這麼做，我多謝你。如果你不只自己朗讀這本書，還鼓勵別人這麼做，讓我多謝他們每一個，並且再三感謝你。

彼得前書4:7

所以，要清醒。

清醒過來。

祈禱

天父，你是靈。敬拜你的人，應該用靈、按真理敬拜你
。可是，如果我們不清醒、如果我們還未盡力清醒過來的話，又怎能用靈、按真理敬拜你？所以，請把你的靈送進我們心裡。我們常常呼求聖靈，求祂降臨，求祂帶來勇氣、生命、力量和能力；不過，聖靈要先叫我們清醒過來，我們才可以得到這些恩賜，這些恩賜才能對我們有益。但願聖靈先叫我們清醒過來！


在聖靈降臨節，使徒們站出來講道，第一次被聖靈充滿。當時，「眾人還在驚訝迷惘的時候，彼此說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』另有些人譏笑說：『他們是給新酒灌醉了。』」（使徒行傳2:13）這件事沒人解釋得了，也沒人夠膽解釋，人人都既震驚，又疑惑。不過，那些喜歡譏笑別人的人，卻嘗試找出一個解釋。他們說使徒們醉了，在上午九點這麼早就醉了
。這是他們的解釋。

不過，這個解釋說不通。因為，很奇怪，使徒們不只是在上午醉得神志不清。如果他們是醉了，那麼他們在晚上仍然是醉的。而且，他們也不只是在那天上午醉；如果他們是醉了，那麼他們第二天上午、第二天晚上仍然未清醒，一個月後、二十年後，甚至在臨死前一刻，仍然醉得不省人事。譏笑他們的人說，那一天上午他們喝新酒喝醉了，直醉到死那一天。不這麼說，就解釋不了聖靈降臨節那天的事。他們的解釋真是好笑啊！


世人的概念與基督教信仰的概念完全相反，由此可見一斑。世俗裡的人說使徒們醉了，說使徒的發言人彼得醉了；而使徒彼得勸告世人說：「清醒過來吧。」世人認為基督教信仰醉得神志不清，基督教信仰認為世人醉得神志不清。世人嘲弄基督徒，對他們說：「要有理性，回復對自己的知覺，清醒過來吧。」基督徒也對世人說：「要有理性，回復對自己的知覺，清醒過來吧。」世人的想法與基督教信仰的想法，不單不同，而是永遠都正正相反。某一件事，一方認為是善，另一方就認為是惡；一方認為是愛，另一方就認為是自私；一方認為是敬畏神的表現，另一方就認為是不敬畏神的表現；一方認為是醉，另一方就認為是醒。在世人眼中，那位使徒是醉漢；正是這位使徒認為有需要強烈警告這個自以為清醒的世界，向世人說：「清醒過來吧！」


叫世人清醒，可能把這個頑梗的世界傷得最深。使徒的用意也正是如此。世俗裡的人一向不容易受傷，不容易激動。他們忍耐力很強，能夠容忍別人對自己的種種批評，不過卻不能容忍別人說他神志不清。世人說：「我只看事實。我不是狂熱主義者，不是傻瓜，不做白日夢，既不醉，也不瘋。我只看事實。我甚麼都完全不相信，只相信我可以拿得到、感覺得到的東西。我甚麼人都不相信，不相信我的孩子、妻子，不相信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只相信可以證明的事，因為我只看事實。甚麼死後的生命呀、永恆呀，所有這些，說得好偉大！牧師們說的話，都是有所為而說的，只好哄哄婦孺，騙騙頭腦簡單的人。我只看事實，所以絕對不與這些事打交道。一鳥在手勝過百鳥在林；我堅持這一點。人們用『愛』的名義搞出一大套玩意，其實大家不是在愚弄人，就是在被愚弄。這只是一個遊戲。我只看事實，所以永遠都不參加這個遊戲。不，我不愛任何人──等一等，有一個人我是愛的。我不會說我愛他比愛自己更多，那太狂熱了；我不是宗教狂。我愛他，正等於我愛自己那麼多。我愛的那個人就是我自己。我愛那個人，這是事實，而我只看事實。你可以說我自私自利，麻木不仁，奸猾陰險，心胸狹窄，甚至說我是壞蛋，是小人。不過，我不會因此而生氣，我只看事實。唯一一句會令我生氣起來的話，就是說我醉了。竟然有人會說我醉了、神志不清了！我極為冷靜、極為心平氣和、極為理智清醒！」


可是，使徒說：「清醒過來吧！」他等於在說：「你醉了。其實你不快樂。看看你自己，你準會嚇得發抖，因為你會看到自己像個醉漢，人不像人，令人反胃。你就是醉得那副模樣。」


世俗和基督教信仰的關係就是這樣。世人認為是神志不清的，不只是使徒們；他們不只在聖靈降臨節說使徒們喝新酒喝醉了；其實，無論在從前、現在和以後，他們都斷定基督教信仰醉得神志不清。而基督教信仰卻認為聖靈降臨節那天的使徒們，正是最真正清醒的人，正是最純正的靈。基督教信仰認為，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是清醒的；其餘每一個人，越不是基督徒，就越神志不清。基督教信仰和聖靈在一個人身上的第一個功效，就是令他清醒過來。

在基督教信仰裡，所有概念都有雙重的體現（Fordoblelse / redoubling）
；換句話說，基督教信仰的每一項特質，都先以自己的反面出現。而在人和世俗的想法裡，每一個概念都只是那個概念本身。世人認為，一個賜生命的靈就只是賜生命的靈，不是其他；基督教信仰卻說，這位聖靈先是殺人的靈，祂教導人要從自己中死去（afdøde / die to）
。世人認為，要提升一個人的地位，就是提升一個人的地位，不是其他；基督教信仰卻說，要提升一個人的地位，首先要屈辱他，使他謙卑。同樣，世人認為，受感動就是受感動；基督教信仰卻說，受感動的人，首先會清醒過來。


現在我們談的，就是這個題目：「清醒過來」。

世人這樣理解心靈上的醉與醒：理智、冷靜、聰明等等，就是醒；熱心投入、冒險拚搏、不理會事情能否成功的機會率，就是醉。理智、冷靜、聰明的人，認為自己清醒，認為那些充滿熱心、冒險拚搏的人神志不清，取笑他們，並且警惕其他人不要被他們引誘，誤入歧途。


某些情況下，他們說得對，甚至基督教信仰也認同他們。因為基督教信仰絕非不分青紅皂白，甚麼熱心、甚麼冒險拚搏都鼓勵。基督自己對門徒的要求是放棄一切去跟從祂
，把自己所有的都送給窮人
，甚至不要顧著埋葬死去了的父親
；不過，祂不要求每一個人都絕對要做門徒。祂說：「你們當中有誰要蓋一座樓，不先坐下計算費用，看看能不能蓋成呢？」


所以，基督教信仰也認為，有些事情，如果冒險拚搏去做，只是衝動蠻幹、神志不清，不值得鼓勵。


那麼，基督教信仰是否認同理智、冷靜、聰明的人，認同世人之見所說的清醒就是真正的清醒？絕對不是，基督教信仰絕不會同意他們任何一個人的說法！基督教信仰絕不會同意他們任何一個人的說法。

所謂清醒的人也有不同種類。有些人用盡自己的理智、冷靜頭腦和聰明去縱容自己，變成可憐的「半邊人」。他們忘記了一件事：不能進天國的，除了小偷、強盜、殺人的和姦淫的
之外，還有頹廢苟且的人
。其實，在「人人都是基督徒的國家」（Christenheden / Christendom）
裡面，每一篇講道都應該提醒人這件事。假如把人類統計一下，我們會發現頹廢苟且的人比小偷、強盜和殺人犯加起來都多。所謂清醒的人，有一些就是頹廢苟且的。

第二類清醒者意志力比較強，比較熱情，比較渴望做決定，願意行動。他們用另一種方法來運用自己聰明冷靜的頭腦。他們比較冒險拚搏，比較努力地使用自己的生命，不怕任何危險。不過，他們堅持要看事情成功的機會率。他們永不放過這一點。他們計算過各樣事情成功的機會率，因此比其他人掌握更多可能性。儘管機會率很吝嗇、很不願意開口，這些人都能迫令它向自己作出解釋。頹廢苟且地生活的人就做不到這一點。不過，這些意志力比較強的人總是極力堅持一件事：他們不會無視事情成功的機會率。他們說，不理會這個，就是神志不清了。


這就是世俗與基督教信仰之間極大的分別。基督教信仰認為，一個人如果永遠都堅持要看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，就永遠不能與神建立關係。甚至僅僅是一般的信仰，都會這樣認為。一個人要為了信仰而冒險拚搏，總是已經越過了機會率，不理會機會率的。為基督教信仰而冒險拚搏，就更加是這樣。


那麼，基督教信仰是否等於衝動蠻幹？理智的人說對了嗎，基督教信仰是否神志不清？不是！固然，有很多人不理機會率，冒險拚搏，認為自己這樣做是因為基督教信仰；不過他們的確是衝動蠻幹，連基督教信仰也這樣認為。其實，基督教信仰有方法令人克制自己。容許我這樣說：有些膚淺的人，不是特別聰明、理智、冷靜，不能克制自己。所以，要他們不理會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，要他們冒險拚搏，實在太容易了。無論從基督教信仰還是世人的角度來看，他們都是神志不清的。不過，這些人有時候會以為，只要說自己的冒險拚搏是為了神，想像自己是憑著對神的信心而這樣做，事情就會不同了。

無可否認，因為信任神而做一件事，真的會把事情完全改變；不過，我們必須徹底檢查那是否真是對神的信心。把神的名字加在自己的願望、渴求和計劃上面，很容易。膚淺的人也可以輕易做到。不過，這不等於他們憑著對神的信心冒險拚搏。其實，當一個人不理會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，憑著對神的信心而冒險拚搏的時候，他就必須承認自己既有可能成功，也有可能失敗，兩者都同樣可能，完全同樣可能。不看機會率就必然會這樣。就算他是憑著對神的信心而去冒險拚搏，他也不能立即肯定自己成功在望。庸碌的人自以為憑著對神的信心去冒險拚搏，但是他們的信心卻未必是真信心，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一定會成功。不過，這不是憑著對神的信心冒險拚搏，而是看輕了神。有一件事應該令你三思而後行：你要誠懇老實地告訴自己，當你不理會機會率、憑著對神的信心而冒險的時候，你既可能失敗，也可能成功。當然，那失敗只是從人的角度來說的失敗，因為從永恆的角度來說你一定是勝利的。不過，你仍在世上的時候，冒險以後，失敗和成功同樣可能。這會把你嚇退；可是，我們醒覺到這一點以後，不是不再憑著對神的信心而冒險，而是不應再在冒險的時候輕看神。

你要明白了這一點，才能夠憑著對神的信心冒險拚搏。你不再理會機會率；從人的角度來說，你可能很大機會失敗。可是，你仍然決意這樣做，繼續向前走，以神的名義冒險拚搏。好的！你明白到，你求神幫助不是為了要自己勝利，而是為了讓自己與神有默契；如果你為了做好事而倒下，如果你憑著對神的信心去冒險拚搏，卻倒下了，你知道祂必會給你力量，讓你可以承受失敗。如果神的旨意是不讓你得勝，你就需要神的支持了。神不讓你得勝，這不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在神凡事都有可能
。其實，你失敗的可能性一定存在，否則你就不是在冒險，而只是在吹牛說自己有信心罷了。
失敗的可能性會把人嚇怕。在地獄入口，有一隻百頭怪獸
在把守，活人想溜進地獄時，遇到它一定要回頭；死海沒有鳥兒飛得過；同樣，如果一個人知道有這個可能性，明白有多可怕，那麼他那股只是從人性而來的衝動就會消失。當你明白了有可能失敗的時候，你就要預備面對死亡。如果你不謹慎，認為自己是憑著對神的信心而冒險拚搏，卻不明白這一點，那麼你就輕看了神，那麼你勇往直前、冒險拚搏，就只等於在衝動蠻幹。你以為自己是憑著對神的信心這樣做，可是你只是在幻想而已。


相反，基督教信仰堅決認為，一個人要是真正憑著基督教信仰而冒險拚搏，就不會理會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。懦弱的人、世俗的人、頹廢苟且的人卻胡說八道，誣衊基督教信仰，說這樣冒險拚搏就是試驗神。這個謊言多麼可憎！這簡直毀謗了所有信心英雄、殉道者、真理的見證人和足為信徒榜樣的人，多麼卑鄙！不過，我們時常都這樣說謊。我們想獲得到豁免，不用面對危難困苦，不用面對一切令肉體血氣難受的困難。其實基督教信仰很寬容，神可以讓步──請注意，是讓步！神可以讓步，如果一個個別的人謙卑地承認自己的情況，那麼神可以免去他很多艱難，可以不要求他以真正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方法去冒險拚搏，神也容許他不冒險。不過，我們心裡的世俗思想並未滿足；我們的世俗心理想要的，是讓那些不敬畏神的錯誤想法變成信仰的基本原則，變成人的本分，變成教義，變成真正的基督教信仰。我們的世俗心理要那樣才滿足。世俗心理還要我們把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當作是不敬畏神的想法，要我們放棄真正的基督教信仰。在人人都是基督徒的國家裡，世人說不理機會率地冒險就等於試驗神，正是出於這種心理。其實，想過好日子的是我自己，想寬待自己的是我自己；不過，我不會這麼承認。相反，我把基督教信仰反過來，說：「冒險拚搏而不理會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，就是在試驗神。呸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我怎會膽敢試驗神！」而我這個狡猾的壞蛋，一定不會這樣冒險；我這樣說就可以免受所有勞苦，別人還會說我是一個敬畏神的虔誠基督徒。這個名聲真便宜啊！


不、不，不是這樣的！憑著對神的信心、冒險拚搏，不理會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，這正正就是基督教信仰。這是確鑿不移的基督教真理！我的神啊，請你緊緊地扶持我，讓我站得穩，能夠堅決地論證這一點，因為這是必須堅持的。如果一個人既想做基督徒，又想獲得豁免，不想無視機會率地冒險，那麼他就必須謙卑承認！這是必須堅持的。我的神啊，求你使這個道理牢牢地站穩在世間！基督教信仰厭惡姦淫、謀殺、偷盜等種種污穢行為；不過，在基督教信仰眼中，還有一種心態也是污穢的：懦弱的聰明才智、頹廢苟且的理智思想，以及在機會率裡不斷可鄙地勞役。或許，基督教信仰會認為，機會率是為禍最大的污穢。聖經也強調這一點，不過人們從來不提那些經文。其實，不論是懦弱的人、頹廢苟且的人，還是強盜、殺人犯、姦淫犯，聖經總是用意思相同的話來談論他們。他們都一樣不可以承繼神的國
。世人認為，人最好常常都做聰明的事，不過基督教信仰卻真正討厭這種態度，認為這種態度是污穢的。要說基督教信仰痛恨甚麼，人們首先會想起拜偶像；其實，基督教信仰也痛恨這種污穢的聰明態度。不過，現代人把聰明當作神，這正是現代人的偶像崇拜，是基督教信仰所憎恨的。不過，基督教信仰絕不反對人把聰明看為一種能力、一種天賦。

要一個聰明人制止自己做聰明的事，很困難。基督教信仰也不是不知道這很困難。如果有一個人，時時刻刻都很聰明，能夠用敏銳的眼光看得見最聰明的做法，也看得見做聰明的事會令自己多麼開心，卻要同時拒絕做聰明的事，這比要完全放棄一個惡習更加困難！而基督教信仰要求的正是這樣。假設有一個人，是當代最理智、全國最聰明的，無人不知；人們遇到複雜的難題，找誰都無補於事，找他就可以得到最聰明的建議，絕不會失望。這麼一個人，他自己卻從來不做聰明的事！基督教信仰稱讚這樣的人。他心地純潔，像處女、像紅著臉的年輕人，既尷尬又謙虛，討厭做聰明的事。他越過了機會率，活在另一邊。儘管他是最聰明的，他卻活在那邊，在那邊呼吸，在那邊憑著對神的信心而冒險拚搏！


這就是基督教信仰！世人和基督教信仰怎麼分辨心靈上的醒與醉？情況同上面一樣。我們開始時說，理智、冷靜、聰明，就是醒；冒險拚搏、不理會機會率地冒險拚搏，就是醉。不過，基督教信仰把一切都變成新的
。基督教信仰認為，憑著對神的信心冒險拚搏，不理會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，就正正是清醒。使徒們在聖靈降臨節就是這樣。他們從來沒那麼清醒過。他們沒有理會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，變成了神的工具。基督教信仰認為清醒就是這樣的！而基督教信仰認為理智、冷靜、聰明的人神志不清。多麼創新的想法！不過，理智、冷靜、聰明的人值得批評，已經不是甚麼新鮮事兒了。其實，這又有甚麼奇怪？永恆和神不會令人神志不清；讓自己在神面前變得透明，不會令人神志不清。絕不可能！令人容易醉倒的酒，總是混合了許多種酒，泛著泡沫；理智、聰明和冷靜的人堅持要看的機會率，也是這樣子的。


這是一篇基督教講章，主題是「清醒過來」。讓我們再進一步，仔細一些看看清醒過來是甚麼意思。


清醒過來就是：回復對自己的知覺，了解自己，在神面前承認自己沒用，而且願意接受無限的、絕對的要求。


我們要回復對自己的知覺。有些人雖然看來活得正常，卻完全不了解自己；有些人完全誤解了自己；有些人盲目相信自己的力量，藉此而冒險拚搏。諸如此類的人，都沒有回復對自己的知覺，是神志不清的。我們和世人都這樣看。不過，另外有一些人，對於自己的力量、能力、情況和可能性有很深入的了解，有很準確的評估，也從世人世俗的智慧學懂了處世秘方。這樣生活的人，回復了對自己的知覺嗎？世人認為回復了。不過，基督教信仰認為不是。這樣做，不等於回復對自己的知覺，而只等於以機會率為依歸。這樣做的人越不過機會率。


以機會率為依歸，只會令人越來越醉，腦中越來越混亂，腳步越來越不隱、越來越沉重；可是同時，他卻會騙自己，說自己非常清醒。凡事以事情會否成功的機會率為依歸，人不會越喝越清醒。你用來評估事情有沒有機會成功的智慧，如果只是世人世俗的膚淺智慧，那麼你醉得還不厲害；如果是世人世俗的精深智慧，你就醉得很嚴重了。

人們評估機會率的時候，平等對待善和惡。就算我們以為自己很清楚善或惡哪一樣比較有可能得勝，真相卻是，我們永遠都看不清楚。一個人如果只想知道機會率，想倚靠機會率，那麼他就不會理會對錯是甚麼，善惡是甚麼，真假是甚麼。他會持平地說：「哪件事有機會成功？我會相信那件事。這件事是否合符真理，不太重要，我不關心。哪一方有機會成功？我可以靠上去，擁護那一方。那一方所做的是不是壞事、錯事，那不太重要，我不管，只要那有機會成功，或者令我有機會得勢就行。」知道事情成功的機會率，真的不會令人越來越理智，越來越接近自己，而是會令他離開內心深處的自己越來越遠；自私心卻認為，知道事情成功的機會率能夠令人靠近自己。世人說這就是清醒，基督教說這是神志不清。


我們要透過了解自己來回復對自己的知覺。了解自己。你了解其他任何事物的時候，都遠離了自己，忘掉了自己，不與自己在一起。世人認為這就叫做清醒。其實，忘記自己，就是沒有回復對自己的知覺，是在知識、概念、思考、藝術創作等事物裡面迷失自己，從而離開自己。世人認為這就叫做清醒。基督教信仰認為這是神志不清。如果一個人不知節制、濫喝烈酒，我們不是會說他忘記了自己、淹沒了自己、淹沒了他的自我嗎？如果他真的完全離開了自己，我們不會說：「現在他真的清醒過來了」；不，我們會說相反的話。同樣，人會沉迷在知識裡面。只有一種知識能把人帶回自己那裡去，那就是對自己的知識。有了對自己的知識，就是清醒，就是有了完全透明的心志。不過，世人卻認為，有了對自己的知識就等於神志不清，認為這跟醉酒一樣，會使人頭暈。不是這樣的。其實，人喝了烈酒，忘記了自己，才會頭暈；人如果只顧著追尋其他知識，說要得到客觀的知識，卻迷失了自己，心靈就會暈眩。叫叫他，你會看到他好像一個喝醉了的人那樣，如夢初醒，揉揉眼睛，嘗試定過神來，要想一會才記得自己的名字。


我們要在神面前了解自己，回復對自己的知覺。如果一個人了解了自己，卻沒有在神面前了解自己，那麼這種自我知識只會帶來一種空虛感，使人頭暈。這樣，世人的自我觀察倒有點兒正確。只有在神面前，一個人才能夠真正回復對自己的知覺，完全清醒，完全透明。世人卻認為，如果一個人想與神、與無限打交道，就肯定是神志不清的。他們覺得，就算是在船上看浪，是俯視深淵，是仰視無盡的空間、視線範圍中空洞一片，都不及與神打交道般令人頭暈。這似乎有道理；不過，基督教信仰的看法卻正正相反，認為人要與神建立關係，才可以完全清醒過來。

人喝醉了，我們當然要用比酒強烈的解酒藥去使他清醒。不過，強烈的解酒藥也可以使人神志不清，這樣誤用解酒藥後果非常可怕。


我們要在神面前回復對自己的知覺，知道自己沒用。世人認為，要清醒過來，就要追求成就；基督教信仰則認為，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沒用，才能令自己清醒過來。如果一個人想神覺得自己了不起，他就是神志不清了。與神建立關係，本來是能夠使人清醒的強力解酒藥方，可是他使用這條藥方的方法卻出錯了。其實，知道自己沒用，才是清醒過來。


我們要在神面前知道自己沒用，卻願意接受無限的、絕對的要求。世人不同意，認為清醒的人凡事適可宜止，凡事都只做到「一定程度」。他們對責任的看法也一樣。「如果一個人願意接受絕對的要求，願意絕對投身去達到這個要求，他肯定是頭腦完全迷糊了，神志不清了，瘋狂了。」基督教信仰認為，正正是絕對的要求、只有絕對的要求，才能夠令人完全清醒；一個人必須感受到甚麼是絕對，才會完全清醒。如果他不絕對服從這股力量，他就還沒有感受到甚麼是絕對；當他絕對服從的時候，就會完全清醒。「到一定程度」卻正正等於神志不清，這種心態會把人麻醉，令人昏昏沉沉，呆呆滯滯，像個酒鬼般醉生夢死。


只有絕對的事物才可以令人完全清醒。讓我用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。如果你覺得這個比喻不夠嚴肅，請不要介意。我刻意選用這個比喻，好讓你能夠真切地明白這件事。

如果你問駕著馬車賣泥炭的人，問出租馬車司機，問郵車司機，問出租馬匹的人：「駕馬車為甚麼要用鞭子？」他們全都會回答：「當然是為了要叫馬兒向前走啊。」如果你問國王的車夫，他會答道：「最主要是為了叫馬兒站住。」這就是一般車夫和出色車夫的分別。

還有，你看過國王的車夫怎樣駕車嗎？如果你沒看過，就讓我告訴你吧。他坐在車上，座位比馬高，能夠好好地控制馬匹。不過，在現在這個情況裡，他覺得這是不夠的。他站起來，把全身氣力集中在強壯的手臂上，揚起鞭，鞭到馬身上。這一擊多可怕！平時一鞭已經足夠。如果馬兒亂跳，他就會多鞭一下。夠了。他坐下來。馬兒怎麼樣呢？剛捱打的時候，牠全身上下都顫抖起來。看來，這匹原本神采飛揚的駿馬站不穩了。剛捱打的時候是這樣。令牠打顫的不是身上的痛楚，而是車夫。也只有國王的車夫才能做得到。他把自己整個人貫注在那一鞭之中，全身投入，猛力擊打。馬兒所感受到的，不是身上的痛楚，而是別的東西：牠感受到誰在鞭打牠。

所以，牠顫抖得不那麼厲害了。現在牠只是微微地顫動，好像每一條肌肉、每一條肌纖維都在顫動。路跑完了，牠停下來，絕對靜止。為甚麼牠能絕對凝住不動？因為牠感受過甚麼是絕對。國王車夫的馬靜靜站著，與出租馬車的馬站著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。一般馬站住，只代表著牠沒有走。這不是難事。國王車夫的馬站住不動，卻是一個行動，要用力去做，是馬匹所能做到的最高難度動作。牠站著，絕對寂然不動。

絕對不動！怎樣才能形容牠呢？讓我再說一個比喻。有時我們說：「今天天氣很平靜。」但是，其實這樣的天氣還會有一點風，一點微風。這種天氣我們就叫做平靜。不過，你有沒有見過另一種平靜？在暴風雨來臨之前，有時會有這種平靜，與普通的平靜完全不同。沒有葉子在晃，沒有空氣在動，整個自然界好像凝住了，不過，在萬物裡卻沁著一股幾乎察覺不到的輕微顫動。這種微微顫動著的絕對寂靜，代表著甚麼？代表著絕對的事物快要來臨了，絕對的暴風雨快要來臨了。而那匹馬絕對靜止，也因為牠感受過甚麼是絕對。


我們上面所說的，正是這一點。感受過甚麼是絕對，人就會清醒，完全清醒，而且提高了警覺。使徒在那段經文也說過要提高警覺。那匹馬不正是一個象徵嗎？牠感受過甚麼是絕對，就變得絕對靜止，像是完全清醒、警覺性提到最高那樣。可能牠很年輕，所以需要感受一下甚麼是絕對。可能那是一匹老馬，老了，聰明了，自以為很清醒，認為做任何事都只需要做到一定程度就好。所以，要牠站著不動，牠也只會靜到一定程度。牠不會絕對靜止，牠會令自己舒服些。站著絕對不動是很辛苦的。不過，國王車夫的想法與馬兒的想法不同。他給馬兒感受到甚麼是絕對。他常常這樣做。

人簡簡單單地駕馬車，揮鞭的時候就不會有聲音。出租馬車的車夫和駕馬車賣泥炭的人，揮鞭的時候不會有聲音。那麼用力幹甚麼呢？用手柄來打打馬兒不就夠了。不過，貴族的車夫揮鞭卻會「啪啪」作響，尤其是他為主人駕車的時候。停了車，他就坐著「啪啪」地揮鞭，逗馬兒玩。他的駕馬車技巧不可謂不高；可是，他沒有表現出甚麼是絕對。國王的車夫就不同了。他揮鞭沒有聲音。他表現出甚麼是絕對。他一定不能讓國王聽到駕車的人發出聲音。他停車了，絕對靜止。他回去了，放下韁繩。這時候，馬兒就明白到，現在他下了車。幾個馬夫出來了。絕對的情況暫時過去了，牠冷靜下來，安頓著，令自己舒服些。嚴格地說，牠不再完全是自己，不再完全清醒，因為絕對的情況暫時過去了。


只有絕對的事物能夠令人完全清醒。


可是，我們不是完全清醒了嗎？我們不是已經感受過甚麼是絕對了嗎？我們不是已經對絕對的事物有了絕對印象嗎？基督教信仰是甚麼？基督教信仰就是絕對。而我們的確全是基督徒！基督教信仰宣佈的是甚麼？基督教信仰宣佈的就是絕對。而我們的確有一千個牧師！


不過，我沒見過說得上是完全清醒的人，沒見過一個生命能夠展示出他絕對感受過甚麼是絕對。我也不敢說自己是這樣的人。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醉的，或多或少沉迷在「到一定程度」這個神志不清的狀態中。有些酒鬼公開喝酒，不加掩飾；有些酒鬼悄悄喝酒，這是最差勁的。少數人會直接承認，自己的生命所展示出來的是「到一定程度」的原則，承認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。另一種人的生命也展示出「到一定程度」的原則，卻想保持形象，讓別人以為自己是真基督徒，想人們繼續覺得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一點問題也沒有，相信他們的信仰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。

� 參ESV譯文：The end of all things is at hand; therefore be self-controlled and sober-minded for the sake of your prayers.


� 約翰福音4:24


� 使徒行傳2:15


� 雙重體現（Fordoblelse / redoubling），祈克果的特殊用語，指一個概念以另一個形式出現。這另一個形式，可以想像為那個概念的複本。概念本身和複本表面上看來不一樣，但是其實是相同的。


� 從自己、世界或罪中死去（afdøde / die to），這是一個來自聖經的說法。中文聖經通常譯作「向……死」。見羅馬書6:10、11。


� 參馬太福音16:24，馬可福音8:34


� 馬太福音19:21，馬可福音10:21，路加福音18:22


� 馬太福音8:21-22，路加福音9:59-60


� 路加福音14:28


� 哥林多前書6:9-10


� 參啟示錄3:15-16


� 人人都是基督徒的國家（Christenheden / Christendom），祈克果用此詞有諷刺意味。當時，即十九世紀的丹麥，基督教是國教，每一個公民出生就會接受洗禮，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是基督徒；很多人卻沒有認真思想做基督徒的意義。祈克果把這種國家叫做Christendom。


� 馬太福音19:26，馬可福音10:27，馬可福音14:36。


� 在希臘神話中，泰峰（Typhon）是有一百個頭的怪物，被宙斯制服，丟進了冥府。泰峰的其中一個兒子是三頭狗，名叫刻耳柏洛斯（Cerberus），守衛冥府入口；另一個兒子是九頭蛇怪，名叫海德拉（Hydra），是海克力斯（Hercules）必須殺死的怪物；斬去牠一個頭，牠就會長出兩個新頭。說有一百個頭的怪獸守衛著地獄，是混合了這些神話。見Typhon. Encyclopædia Britannica. Retrieved February 1, 2004, from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.�http://search.eb.com/eb/article?eu=75942；Hydra. Encyclopædia Britannica. Retrieved February 1, 2004, from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.�<http://search.eb.com/eb/article?eu=42642>


� 哥林多前書6:9-10、15:50，加拉太書5:21，啟示錄3:16


� 啟示錄21:5。





